
■家庭相册

□魏益君 文/图

怀念那一场雪
我1966年支边进藏， 一开始

在拉萨的西藏军区生产部八一农
场。 1974年， 生产部在澎波农场
组建医院， 为了完善和提高自己
的业务技能， 我从条件相对好的
八一农场卫生所， 调到了远离拉
萨， 海拔相对较高， 条件相对差
些的澎波医院工作。

条件虽艰苦， 然而， 澎波农
场也有值得说道的地方 。 这就
是， 农场地处拉萨河上游， 是西
藏高原地域比较开阔的宜农区，
加上农场农耕技术先进， 当时西
藏自治区的春小麦试播试种工
作， 就由澎波农场承担。 由于管
理到位， 水肥充足， 每年澎波农
场的春小麦都长势良好。 当时，
我们在医院里， 基本没有什么娱
乐活动， 医院就在大田的旁边，
我们就经常三五成群地去麦田里

“踏青” 寻乐趣。
放射科的同事李跃武， 是河

南安阳支边青年， 并且还是一个
热心肠的摄影爱好者， 他常给大
伙拍照， 还不厌其烦地用休息时
间给大家洗印照片， 使得我们大
家都有在澎波农场的留影。

1979年夏初， 我们又一起去
“踏青”， 李跃武就在长势旺盛的
麦田里给我们拍照。 为了背景好
看 ， 我还打开随身携带的遮阳

伞， 和同事孙秀梅一起， 斜卧在
麦田里， 拍下了这张相片。

1982年内调时， 我把这张很
有点 “小资” 情调的照片， 从西
藏高原带回到内地。 2000年搬新
家后， 丈夫发现了这张照片， 就
翻拍放大成12寸的大照片， 挂到
了书房中。 每当我看到它， 思绪
就不由自主回到了在澎波医院和
大伙儿一起工作生活时的那段艰
苦而快乐的高原时光。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 为 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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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佟才录 文/图

如果下雪， 我是一定要回一
趟乡下老家的。

家在山里， 老家就是山前的
一个明丽小村。 虽然四季景色各
不相同， 但我唯独对山里的冬天
情有独钟，对山中飘雪依依眷念。

让我永难忘怀的一场雪， 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那年冬
天我刚从部队回来， 等着安排工
作。 有一夜大雪封门， 天亮时雪
小了。 我在部队养成了早起的习
惯， 一大早便起床扫雪。 刚打开
大门， 就见新处不久的对象推一
辆自行车一路歪斜地走来， 红色
的围巾上， 是一层洁白的雪花，
围巾里是冻成牡丹花样的一张脸
蛋。 在我接过自行车的当儿， 她
递给我一张纸条， 哈着热气说：
“给， 我叔叔捎来的， 让你今天
去县广播局面试。”

对象的叔叔在县委工作， 那
时农村没有电话， 只能靠捎信。

她冒雪送来纸条， 着实让我
们一家感动万分 。 母亲赶紧起
床， 麻利地生火取暖。 她只呆了
一会便起身告辞， 说回去晚了，
怕家里人惦记 。 一家人相留不
住， 我便送她出村。

雪软软的 ， 踩在脚下 “咯
吱、 咯吱”， 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应和着我们俩 “砰砰” 驿动的心
跳。 走到村头那条羊肠小道， 路
上， 两行仅有的车辙和脚印诗一
样伸向远方 ， 那是她来时留下
的 。 我问 ： “你推了一路自行
车？”

她说： “雪太深， 自行车只
能当拐棍了。”

走了一段， 她就不让再送，
要我赶紧想办法去县城。

她走远了。 望着雪地上崭新
的车辙和脚印 ， 我心里热血沸
腾， 我想， 这场雪一定会让我们
走到一起， 一定会让我们相伴终
生。

果然，工作安定下来，一年后
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喜事是在老
家办的，也是冬天，那一天雪下得
特别大，大红炮仗在空中炸响，雪
地上铺满了炸开的红色纸花，人
们的欢声笑语把不大的村子变得
喜气洋洋。 读过高小的父亲一整
天都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
“下雪好，瑞雪兆丰年！ ”

那一夜， 新房里的灯光柔和
地亮到天明。 夜里， 时有雪花俏
皮地飘落在红色的窗棂， 把静谧
的新房衬托得更加温馨浪漫， 那
一口红色的窗户把那个寒冷的雪
夜也映得柔情似水。

从那以后， 每到冬天， 我就
祈盼老家降雪， 期待着大山银装
素裹， 去寻觅心灵深处的那份温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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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收拾家里的衣柜，不
经意中搜出了一些花花绿绿的粮
票。它们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勾起了我对陈年往事的追忆。

小时候， 在供销合作社买饼
干等糕点食品需要使用 “粮票”，
而当时 “粮票” 很紧缺， 一般的
家庭都没有多少， 舍不得使用。
我父亲就把家里积攒的有限的9
斤粮票像宝贝一样锁在柜子里，
等到逢年过节时， 才拿出来去供
销合作社买些槽子糕给爷爷奶奶
吃， 或者拎着去走亲戚。

哥哥比我大两岁， 他在外面

和小伙伴玩耍时， 知道粮票可以
换糕点吃， 所以早就对父亲锁在
柜子里的粮票 “垂涎三尺” 了。
有一天， 哥哥趁父亲在外帮工喝
醉了酒， 烂醉如泥地躺在炕上睡
午觉 ， 妈妈又出去串门子的机
会， 偷偷解下了父亲挂在腰带上
的柜子钥匙， 打开了柜锁， 偷出
了一斤粮票。 然后， 哥哥就飞快
地跑去了供销社， 用四两粮票换
回了一根麻花。 哥哥很义气， 不
吃独食， 把麻花分给了我一半。

那年月， 我们家一年到头也
吃不上几顿面食， 猛地吃上一根

油渍麻花的大麻花， 把我和哥哥
幸福得比过年还高兴， 吃得满嘴
净是油。 那麻花可真香啊！ 吃完
麻花， 哥哥把剩下的沾满油渍的
6两粮票藏在了仓房窗下母鸡下
蛋的细草下面， 还一再嘱咐我不
许把偷粮票的事告诉爸爸妈妈，
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弟弟， 然后就
心满意足地玩去了。

过了些日子， 父亲就发现柜
子里的粮票被偷了， 首先怀疑是

我和哥哥其中一人或合谋而为。
父亲不分青红皂白， 对我和哥哥
动用了最严厉的家法———鞭打 。
哥哥真是英雄， 柳条打在背上不
哭不叫， 像英雄一样英勇不屈。
可我就没那 “钢条” 了， 我天生
胆小， 身体又瘦得像麻杆， 禁不
起打。 父亲刚把柳条扬起， 还没
等落到我身上， 我就举手投降坦
白从宽了 。 我痛哭流涕地说 ：
“我说， 我全说。” 我就把哥哥如

何趁父亲醉酒偷粮票、 如何买麻
花、 如何分我一半、 如何把剩下
的粮票藏在鸡窝里……竹筒倒豆
子般一点不剩地全都招了出来。
我招完了供， 偷眼瞄了一下跪在
一旁赤裸上身的哥哥， 他正用眼
睛狠狠地瞪我呢。

父亲去鸡窝里找剩下的粮
票， 可结果只找到了七零八落的
粮票碎片。 原来沾满麻花油渍的
粮票的香味吸引了老鼠的光临，
老鼠把粮票咬得“粉身碎骨”了。

“粮票门事件” 过了很长一
段时间， 哥哥都不肯搭理我， 见
了我就骂我是叛徒。 我也像做错
了事的千古罪人， 不敢正眼看哥
哥， 只是低着头默默含泪走开。

如今， 四十多年过去了， 粮
票早已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见
证， 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粮
票里的旧时光， 渐行渐远的是过
去， 越过越美的是生活。

粮票里的旧时光

“小资”情调的
西藏麦田留影

□田翠芝 文/图


